
教宗主持 慈悲禧年閉幕   

天主慈悲不斷，凡事包容和寬恕  

  

教宗方濟各於上主日耶穌基督普世君王節主持隆重彌撒，為慈悲特殊禧年落下帷幕。彌撒開始

前，教宗關閉了自去年 12月 8日開啟的聖伯多祿大殿的聖門──全世界最後一個關閉的聖門。教

宗勉勵信徒不要避開我們基督君王的真面容，而要建設一個好客、自由、福傳的教會，雖然物質

貧窮卻富於仁愛。 

  

在當天的關閉聖門禮儀中，教宗在遊行隊伍的陪同下來到聖伯多祿大殿的門廳，誦念了關聖門禱

文後，慢慢走到聖門前靜默祈禱片刻，最後分別關上聖門的兩個門扇。當天，米蘭總主教安傑

洛‧斯柯拉（Angelo Scola）樞機、聖座新福傳委員會主席菲西凱拉（Rino Fisichella）總主教與教

宗共祭，超過七萬信友參禮，許多國家的政府代表出席。 

  

教宗在彌撒講道說：「耶穌基督看起來既沒有勢力也沒有榮耀，因祂在十字架上，更像是個失敗

者，而不是勝利者。祂的王權似非而是，因祂的寶座是十字架；祂的王冠是茨冠；祂沒有權杖，

人們把一根蘆葦交在祂手裡；祂沒有穿華麗的衣服，連長袍也被人瓜分；祂手上沒有閃閃發光的

戒指，卻有釘子的穿孔；祂沒有任何財富，反而被人以 30塊銀元出賣。」 

  

基督把自己下降到我們的高度，體嘗了我們人類的至極之苦，祂抵達世界的盡頭，擁抱和拯救每

個人。祂不譴責我們，也不征服我們；他從不侵犯我們的自由，而是以謙卑的愛行事，凡事包

容，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只有這種愛才能戰勝且不斷地戰勝我們的敵手──罪惡、死亡和恐

懼。 

  

我們喜悅地承認祂所施行的仁政。然而，如果我們不把上主作為我們生活的主，不接納祂的統治

方式，我們很難相信耶穌就是普世的君王、歷史的中心。教宗然後逐一講解了當天福音中三類

人：觀望的民眾、十字架旁的一小群人、以及被釘在耶穌旁邊的強盜。 

  

「民眾站著觀望」（路廿三 35），沒有人說話，沒有人走近。教宗解釋說：「面對我們生活的處

境或沒有實現的願望，我們也會陷入遠離耶穌王權的誘惑，不接受祂的謙卑之愛，甚至因這愛而

跌倒，因為它使我們感到不安、不舒服。」 

  

十字架旁的一小群人包括民眾、首領、士兵和其中一個強盜。他們都嘲笑耶穌，挑釁祂說：「救

救禰自己吧！」教宗指出，這是最嚴重的誘惑，他們誘使耶穌從十字架上下來，彰顯天主至高無

上的威能。然而，耶穌不說話，不反抗，依然是愛。教宗說：「權力和成就的吸引力似乎是一條



傳播福音的坦途與捷徑，卻使我們在匆忙之中忘記了天國之道。這個慈悲聖年勉勵我們重新發現

天國的中心，回歸其本質。這段慈悲的時期要求我們注視我們君王的真實面容，祂復活時的面

容；重新發現教會年輕而美麗的面貌，她好客、自由、忠誠的面貌，物質貧窮卻富於仁愛，滿溢

福傳精神。」 

  

教宗最後談到離耶穌最近的另一個強盜。他對耶穌說：「當禰來為王時，請禰紀念我！」（路廿

三 42）。他相信耶穌，並得到了耶穌的許諾：「今天你就要與我一同在樂園裡（43節）。」教宗

說：「只要我們給天主機會，天主就會記得我們。祂時刻準備徹底和永遠地消除我們的罪，因為

祂的記憶不記錄我們所做的惡，不會像我們那樣總是計較自己所受的委屈。天主不記得我們的

罪，祂只記得我們──祂所寵愛的子女。祂相信我們永遠可以重頭再來，重新站起。」 

  

既然天主如此相信我們，我們也應該傳播希望，給他人機會，做慈悲的工具。教宗最後祈禱道：

「讓我們祈求恩寵，永不封閉修和與寬恕之門，懂得超越罪惡與分歧，盡力開啟一切有可能的希

望之路。」教宗也勉勵眾人繼續走我們的信仰旅程，攜手同行，祈求十字架腳下的聖母始終陪伴

我們，她離十字架最近。 

  

彌撒結束後，教宗簽署了《慈悲與憐憫》宗座牧函，勉勵眾人在慈悲聖年過後仍繼續活出慈悲的

精神。       （摘自梵諦岡電台） 

  

 

 

 

 

 

 

 

 

 

 

 

 

 



 

 

 

 

 

打破圍牆 

韓德力 （Jeroom Heyndrickx） 

 

教宗方濟各任命帕羅林紅衣主教（Pedro Parolin）作為教廷國務卿，已被看做令人鼓舞的中梵關係

的改善，但外交仍然是棘手的。 

 

自從共產黨政府於 1951年切斷與聖座的關係以來，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與梵蒂岡之間的關係更為

積極樂觀。 

 

在過去六十五年間是一個特殊黑暗時期，中梵關係切斷之後，成千上萬的傳教士被驅逐。在 1965

年至 1975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主教和司鐸們被判坐監和勞改。「宗教信仰自由」是鄧小平在

1982年重新提出的，但是由於缺少「宗教法」所以一直引發衝突，尤其是與天主教。教宗本篤十

六世 2007年給在中國的天主教牧函，懇求教會與政府和解。 

 

中梵關係改善的原因，是由於教宗方濟各和他的外交大使改變了以往與中國交涉的方法，當他在

2013年當選教宗，教宗方濟各立刻任命帕羅林樞機（Pedro Parolin）為教廷國務卿：一個明確的

跡象，中國教會情況的正常化將會提升到他的議程。帕羅琳樞機是統管這個計劃的理想人選。 

 

作為國務院教廷國務卿與各國的關係，帕羅林樞機曾在 2008年重新建立與北京直接接觸，隨後在

2009年，他率領梵蒂岡一個代表團到北京，就主教任命的協議立了一份草案。從那時起，他一直

受到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級外交官的高度讚賞。 

 

但不久後本篤十六世派遣帕羅林樞機到委內瑞拉任教廷大使。由於問題的複雜及梵蒂岡內部和中

國政府當中，雙方都存在著不同的意見，所以草案從未簽署。中國對這次失敗很不高興，以至於

在 2010年中國政府單方面任命和祝聖了幾位非法主教。到 2011年梵蒂岡曾絕罰他們中的三位，

從而使得中梵關係正常化的實現，變得更加複雜。 

 



自從方濟各成為教宗的那一時刻，中國很滿意他的風格，希望能有新的措施以改善中梵關係，新

的希望在中國內外不斷地增長。教宗方濟各沒有浪費任何時間，2013年三月從他當選就開始，他

曾在幾個場合多次給習近平主席發佈友好信息。2014年六月，中華人民代表團來到羅馬，澄清了

第一輪談判的方案是圍繞著世俗權力與教會問題，但是雙方都失敗了，無論是梵蒂岡和北京都深

感失望，這是雙方的一個鑑戒。羅馬了解到在中國 2000多年來「皇帝」也是「教皇」――他決定

一切，包括宗教事務。而中國正在學習每一個宗教都有它自己的教義與教規，宗教要堅持保留他

們的教義教規，這就是那些無神論國家很難理解的原因。 

 

在中梵對話的環節中，雙方都在觀察各自所需的利益，以便使對話取得成功。羅馬迫切希望正常

化中國天主教徒的情況，中國需要修飾自身宗教與人權的國際形象，與梵蒂岡改善關係會有所幫

助。雖然 2014年的會議失敗了，但重要的是雙方都發現了對方各自堅持的原則，並提上議事日程

的問題清單是艱鉅且複雜的。 

 

顯而易見中國希望接管台灣在歐洲的最後大使館――駐梵蒂岡大使館，而羅馬教廷也很難大筆一

揮放棄台北，這絕對不是最難需要解決的問題。最難最急需解決的問題無疑是中國政府在 1957年

為使中國天主教從羅馬獨立出來而成立的中國天主教愛國會（CCPA），它的地位和與主教任命相

關的問題。 

 

天主教愛國會的創立，分裂了教會內部。一部分拒絕與中國政府合作被稱為「非官方」或「地

下」。另一部分遷就政府同時忠於教宗，通過這種手段試圖拯救中國天主教會，他們被稱為「官

方」或「愛國」團體。 

 

雖然這意味著在中國天主教會內部有兩個對立的團體，但是從來沒有「裂教」。中國祇有一個教

會，內部分裂為兩個團體，兩個團體都公開承認他們與普世教會和教宗是團結合一的。 

 

在目前的談判中，雖然有很多的呼聲，人們很難相信共產黨政府將取消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事實

上，愛國會的存在鼓勵信徒熱愛自己的國家，本身是一件好事。沒有理由中國天主教愛國會不能

繼續在主教的指導下，但條件是他們避免在他們的章程提出愛國會的目標是使中國教會「獨

立」。地方教會與普世教會和教宗的合一是天主教信仰的一部分。相對意義上來說，任何其他地

方教會以國家為基礎的主教團都是「自治」的。假如中國要求中國天主教會獨立於羅馬，這就意

味著中國天主教徒沒有宗教自由。 

 

問題是至關重要的，然而此刻又過於複雜，不是幾個回合談判就能解決的，還有其他的問題需要

首先處理，這些問題涉及到有關主教任命問題。三十位非官方的「地下」，由教宗任命的主教，

仍在等待中國政府的認可；八位由國家任命的主教在等待教宗的認可，但其中三人被羅馬絕罰。

保定教區的主教蘇志敏已經在監獄裡關了幾十年，上海主教馬達欽被軟禁，而教區神學院出版社



等已經癱瘓了十年。在另外兩個教區，羅馬任命了「一位主教」，但政府也自行任命一位主教。

兩位主教中的哪位將被認可呢？每一個問題有其自己特定的背景，增加了解決問題的難度。  

 

正在溫州教區發生的是老主教朱維芳去世，邵祝敏接任――由羅馬任命，但是中國政府認為不合

法，上週被警察帶走，再次下落不清楚。中國政府會接受邵為接班人嗎？此外，九月七日政治局

七常委之一俞正聲提出天主教「中國化」是什麼意思？同一天政府公佈了一項《宗教事務條例修

訂草案》，該草案並沒有提出政府收回對宗教的控制。 

 

在 2015年十月，一個六人團隊從梵蒂岡到北京進行另一輪的談判。他們參觀耶穌會在中國傳教的

奠基人之一，利瑪竇的陵墓；他們與北京主教――李山，以及「非法主教」――馬英林和郭金才

會面，後兩位是被羅馬認為不合法的中國主教團成員。這次的會晤被視為一個積極的跡象，新的

希望在增長。三個月後也就是今年一月，北京談判代表再次前往羅馬，四月梵蒂岡小組也再次前

往北京。在此之後一個被人所熟知的 「一個工作組」將繼續談判。跡象表明可能在數週或數月

後，在主教任命的問題上將簽署協議。但到今天的九月，一切尚屬未知。 

 

是否因為雙方的談判者低估了一些上述所提到情況合法化的複雜性呢？還是北京和羅馬都必須處

理各自陣營內的對立意見呢？也許兩者皆有可能。 

 

教會人士感到困惑，面對如此多的問題，教宗方濟各和他的談判人員是在一個健康的現實主義的

指導下優先討論主教的任命。在中國國內的主教們，一些官方和非官方的主教都已公開支持教宗

談判協議所做的努力。實現建立一個由羅馬與中國認可，且包括所有官方及非官方主教們的合法

化的中國主教團，將是朝著一個歷史性的成就邁出一大步，但它的前提是「和解」――這並不會

在一夜之間發生。 

 

與此同時，在香港一些天主教徒公開反對教宗方濟各發起的對話措施，這可能會對中國國內一些

非官方的主教們產生負面影響，使他們猶豫是否要加入有官方主教參與的主教團。再者，中國政

府是否準備好非官方主教們的加入？ 

 

但是我們已經被給與了充滿希望的理由。在七月卅一日，香港樞機主教湯漢寫了一封具有歷史性

的牧函，聲稱談判正在向積極方向發展，並呼籲信徒對這次歷史性的對話與教宗方濟各團結一致

以便結束長期的僵局。此外，八月廿四日在 Avvenire報上刊登帕羅林（Pedro Parolin）紅衣主教

接受採訪時表示，談判會本著「雙方善意的精神，為了大家的好處，實際地尋找解決問題的方

案」。 

 



在這慈悲喜年，或許教宗方濟各將要完成他的大膽計劃――使天主教在中國的情況向正常化邁出

一大步。但是要處理一連串複雜的問題和繁重的談判議程，過去六十年的經驗也告誡我們不要天

真地把問題簡單化解決。 

（轉載自 懷仁通訊 No. 24 –October 2016） 

 

編者註：Jeroom Heyndrickx（韓德力）是聖母聖心會神父，台灣牧靈研習所及比利時魯汶天主教

大學南懷仁研究中心的創辦人 


